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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城市”：论“十七年”反特片的城市想象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2年第4期 发布日期: 2023-01-09 浏览次数: 45

【作者】董鑫、陈岩，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摘要】反特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巩固红色政权的需要，是意识形态传播与电影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侦探片与间谍片的变种。在

“十七年”电影中，以“抓特务”为核心情节的反特片创造性地结合多种题材，如少数民族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社会建设题材等，实现其意识

形态功能。

“十七年”反特片对城市空间的建构映射了城市从灰暗向明亮、消费向生产、个体向公共的转变，使之有效参与了“社会主义新城”的影像

建构。“十七年”城市电影的叙述内容较为单一，但现代性仍然在不少作品中得到展现并体现出暧昧性、分裂性的特征。

一、反特片的城市书写

类型片的三大要素为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与图解式的视觉形象。作为“十七年”间常见的一类电影，反特片的创作实践恰好与这三

大要素的要求不谋而合。从情节来看，它巧于设置悬念，具备独特的情节张力。从人物塑造来看，公安与特务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定型化脸

谱化的人物设定十分明显。从造型特征来看，营造出反特片独特的视觉美感。

反特片是已有类型相互嫁接的产物。“在我方内部抓特务”和“打入敌方内部实现与我方的里应外合”是反特片的两种基本模式，“在我方

内部抓特务”模式是侦探片的变种。“打入敌方内部”模式则是间谍片的变种，具有惊险的特征。

既然反特片是对侦探片与间谍片的继承，那么它便无法摆脱两者一直秉承的城市叙事的传统。侦探片根植于城市是对侦探小说相关经验的继

承，而后者诞生的背景正是19世纪欧洲的现代转向。尽管反特片给人物贴上了政治标签，然而叙事的逻辑与结构并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间谍片

的背景往往是现代国家之间的角力，城市自然是无可取代的环境。

城市这个环境在反特片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市是反特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城市是叙事的重心，将城市

设置为主要场景空间，与反特片的情节内容形成了对照。为了表现抓捕特务的艰难与复杂，公安人员在城市里四处奔走，加上镜头对城市空间各

个角落的展示，有效营造了惊险之感，让情节和故事变得紧张刺激。

第二，城市构建“迷影文化”。在“十七年”电影中，革命战争题材是主流，反特片自然要融入这个主流。不过，由于类型与风格需要，创

作者还是在这一类型中加入了众多主流话语之外的元素，形成独特的迷影文化，为观众带来了些许观看上的乐趣，这些元素——包括凶杀、凶手

显影、灯红酒绿、集妩媚与凶险于一身的女特务等等在对城市的书写中得到呈现。

第三，反特片继承并改造了侦探片与间谍片两大类型片，当然难以褪去其中的城市基因，正因如此反特片才凸显了强大的娱乐性，造就出独

特的迷影文化。那么，“十七年”反特片中是如何想象城市的？这种想象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它如何反映了人们对城市的印象？这种想象

背后的文化表征又是怎样的？反特片中的现代性与早期城市电影中的现代性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二、城市想象的现实勾连

文化语境的变迁让“十七年”时期城市题材电影的创作遭遇瓶颈。一方面，产量锐减。另一方面，不少城市电影加入了喜剧、社会主义建设

等元素，城市本身的魅力被遮蔽。不过，这些数量不多的城市影片，其实现了对城市变迁的艺术性记录，在反特片中这种功能也有所体现。反特

片中公安抓捕乃至改造特务的内容设定，映射了工农群众对城市进行改造的现实，体现出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城市是“十七年”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场域，它承担了“保卫革命果实”的堡垒任务，尽管在文艺中并不被大量书写，却有着独特的话

语力量。

在面对城市这一问题时，新社会总体上是缺乏经验的。城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成为巩固革命成果的堡垒。于是，社会主义城市建设

成为急迫的需求。“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是针对城市问题的第一个举措。

为了建构和谐的城乡关系，新政权制定了“限制大城市，发展小城市”的举措，这是共和国初期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举措。随着“三大改

造”的完成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官方宣称城市已全面完成改造，变成社会主义城市、人民的城市，文艺作品“社会主义城市”之想象不

能离开这一社会背景。电影基于现实再现了城市，并引导了工农群众对城市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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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龙须沟》与城市底层社会治理

下一篇：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脚注传统之演进

与同时期涉及城市题材的其他电影作品相比，反特片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反特片中城市空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影片中的特务意欲破

坏城市，茫茫人海中的特务代表着一种存在却不容易被发现的敌对力量，体现了新时代人民的焦虑。而公安与特务的对抗，映射的是城市改造过

程中新旧力量之间的较量，身体的搏斗将这一过程具象化。

反特片表现了国家百废待兴、外敌环伺的处境，工农群众一边进行紧张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边又面临着各种落后势力袭扰。改造城市使之加

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是必要的。电影中公安逮捕改造特务即是对城市改造的具象化书写。笔者将这种改造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城市本身的警惕。公安与军人一开始便对城市保持不信任的态度。《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解放军力图排除散布在城市中的所有威

胁。为什么要对城市保持警惕？电影给出的答案是，城市暗含着阶级仇恨，农民和工人兄弟组成的解放军战士在旧社会是被城市压榨剥削的对

象，对城市处于一种提防的状态。

第二，对城市的治理。特务往往藏匿在城市空间的边缘，象征着城市治理中的空白。城市治理的强化，在反特片中最直观地体现为叙事空间

的变化。这一变化以火车站、商场等城市中心地带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实际上表现了人民政权强化城市治理、实现对更多地带的控制的过程。

第三，对城市主体的教育。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处在一种与公安博弈的复杂状态中。市民一面积极配合改造，一面又因为自身过去的身份而

慌乱。普通市民拥有自己的立场，不时与工农群众产生小范围的摩擦，不过在教育之下，他们最终认识到时势的紧迫而站在工农群众一边。

伴随着反特片的叙事进程，特务被改造，城市恢复了安宁，人民政权对城市的改造有着三个方面的显要成果：

首先，风格的改造：从灰暗到明亮。《寂静的山林》中，城市表现出灰暗化、奢靡化的风格。而片尾群众洋溢着欢笑，影片的音乐变得奋

进。从灰暗到明亮的风格改造，寓意城市成为清除了落后势力的青春之城与拥有崭新面貌的“社会主义城市”。

其次，功能的改造：从消费到生产。在反特片的叙事中，作为“消费”力量的特务逐步被逮捕和整治，作为“生产”力量的公安与群众逐步

占据主导，城市恢复了生产的秩序。

最后，话语的改造：从个体到公共。作为物质生产与观念更迭剩余物的城市，培养了具有个体精神的市民阶层。城市空间被市民看成其日常

生活的延伸，供其消费、娱乐、休闲。他们的这些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专有的观念，与革命话语相抵触。在城市改造中，个体精神是重点被改造的

对象，此举旨在再造市民阶层，将之转化为生产力量。

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革命乐队在街头歌唱，预示着城市空间已转变为政治生活的公共场所。逮捕特务的行动更在每一个市民的家内继

续延伸，这一延伸象征着市民的个人居所也成为进行改造活动的空间。

反特片中，城市改为“社会主义城市”，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堡垒和物质生产中心。“十七年”反特片中的城市空间是现实的缩影，银幕上

城市空间中的争斗隐喻着当时的城市改造进程。在对特务的逮捕与改造中，反特片完成了对人民城市形象的建构。

三、城市想象的暧昧现代性

城市是现代思想的萌芽之地，众多现代思想都不可避免地与城市存在着复杂的纠葛。现代性作为现代人的共有情绪，普遍存在于文艺作品

中，在展现了城市想象的“十七年”反特片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这一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展示了非常鲜明的现代性，上海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的标志。在“十七年”时期，由于城市被改造，现代性似乎呈现

出一种“断裂”的状态。不过，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去看待“十七年”在现当代历史中的位置。从这一时期电影对城市的想象来看，它们实则一直

承续着现代以来中国电影中形成的意识形态与叙事立场。

在影片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公安与特务形成了某种互动。反特片中特务的塑造具有一定的脸谱化倾向。不过，也正是特务的“堕落”生

活，为“十七年”电影在表现人物形象上提供了更多可能。影片可以在反派形象上，挖掘更多艺术表达的空间。

不过，问题或许还需要深入。影片对特务的呈现其实还包括了对隐藏在城市中的物质性元素的呈现。它通过对特务的奢靡消费、运用“糖衣

炮弹”笼络人心等场景的展现，点明了城市的物质享受、腐败堕落的一面。物欲横流的城市体现了当时工农群众对物质的想象。

依托于反特片的“二元”结构，对物质的批判是影片的重要主题之一。然而，银幕上的城市尽管被批判了，但潜藏于人们心中的城市却未受

影响，而这正是反特片叙事的悖反性与暧昧性的体现。

公安正面人物，在塑造上同样极具辨识度。我们常常认为，正面人物是扁平化的典型，甚至将之简单地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不过，城市

里的风光与物质却正是在公安的查案中逐步浮现的，主创者或者通过各种对话镜头，营造出侦探在打量城市的“错觉”。

在《羊城暗哨》中公安假扮为特务，街上欲与特务完成接头。在对城市的游览中，他必须通过移情、联想去推断特务的所在。这种不断将自

己化身为城市中一份子的想法，实际体现了其“城市漫游者”的本质。现代性的分裂性在公安的城市漫游中展露无遗。

长久以来，尽管中国电影中对于城乡的态度、视角和立场大都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往往殊途同归地完成了城乡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表达。

这不仅暗相呼应了西方文艺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同时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一脉相承。

反特片叙事结构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特务侵扰—公安临危受命—公安在城市中展开调查—公安找到特务的关键线索—公安假扮为特务与敌

人接头—公安经过特务的考验—公安和群众一起将特务抓捕，这一结构的形成是新社会叙事的现实需要。“十七年”反特片在鲜明的政治属性之

外，仍然保留了这一类型片城市叙事的传统。其在对待城市上表现出了警惕城市、治理城市与教育城市主体的态度，体现了城市在社会主义语境

下进行风格改造、功能改造和话语改造的过程。影片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城市”形象的建构。

我们在通常意义上会认为，“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对于现代性的想象处于隔绝与割裂的状态，其模式化的叙事情节提醒研究者：话语无处不

在。研究这一时期的电影，往往“初极狭，才通人”，在“复行数十步”后找到其叙事中的裂隙，那隐藏于狭口之后的“桃花源”——潜影与暧

昧的现代性——才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大概正是艺术人文研究的魅力。

 
文章摘自《城市学刊》2022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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